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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水（历史作家）

按照先秦人和汉朝人
写在史料上的传说，黄帝死
后把自己的盟主位置传给
了孙子颛顼。颛顼这个人
是个 spiritual leader（精神领
袖），他最喜欢神神道道的
东西。他想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大祭司，而当时各部族
都有自己的祭祀礼仪和信
奉的神祇。颛顼下了命令，
以后不许你们祭祀自己的
神祇了，只许由有资格的我
来祭祀。这就是所谓“绝地
天通”，有点联想起犹太人
所说的通天塔了。

颛顼的接班人是帝喾，
而帝喾的儿子是尧，尧做了
华夏盟主的时候，人间开始
闹那次有名的洪水。

当时，从西部高原峡谷
里奔流过来的黄河，进入中
原平野以后，就失去了约束
和目标，不断改道，到处漫
游。又赶上暴雨连绵，于是
黄河发疯，滔滔如山，把人

畜庄稼都毫不吝啬地淹在
了汪洋大水里泡着。尧帝
派“鲧”先生去治理水患。

鲧也是颛顼的儿子，算
是贵族了，他和后代的贵族
一样属于肉食者鄙，治水一
事无成，全用堵的办法。这
个办法没有错，到了后来
的汉朝，汉武帝就是用堵
的 办 法 治 理 黄 河 的 。 但
是，堵需要有足够强大的
物力和技术，至少要有铁
器的帮助才行。可是在远
古的鲧的时代，挥舞着石
铲子，如何能堵得住放纵的
母亲河黄河？

于是鲧堵到一定程度
就堵不住了，大水决口，把
人们再次毫不吝啬地淹起
来。鲧治水九年，一事无
成，极大地损伤了尧帝的威
信，从而给大舜取而尧创造
了机会。

大 舜 这 人 是 尧 的 女
婿。一般来讲，女婿比儿子
的地位和能力高。因为女
婿是选进来的，而儿子是生

出来的，生成什么样就什么
样，呵呵。

尧帝当初在选舜这个
女婿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力
气。首先是道德考察，当时
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孝。大
舜是孝的楷模，他的爸爸妈
妈和弟弟都想谋杀他，把他
骗到房上架火烧，又诱到井
里拿石头压，上天入地地折
磨他，他都并不愠怒，侍奉
父母照样恭谨，对待弟弟依
旧慈爱。舜的孝行把前来考
察他的两个“女特务”娥皇、
女英（是尧的女儿，嫁给了舜
的）都感动得一塌糊涂。

尧听说了这些情况，觉
得在忠孝方面舜是过关的
了——孝的人也会忠。

不 光 看 忠 孝 ，也 要 看
看才华。于是尧帝接下来
考察大舜的才华，他派舜
到“朝廷”传达室工作，专
门收集群众的上访，大舜
从不拖、硬、卡，获得民众
的交口称赞。于是尧准备
重用舜。

■ 我们的祖先

尧舜之世
黄帝后来按照自然规律就死掉了，当然汉朝人则说

他坐着一条大龙升天了。不管怎么样，他离开了人间。
此后，进入了五帝时代。

□崔岱远（文化学者）

后来有幸在北京见到了
典婉老师，一聊才知道，她竟
与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有着
很深的缘分，以至于小时候
经常往来于她的“林阿姨”
家，吃她家地道的炸酱面，
听她讲北京的驴打滚儿。

一般来说，小吃的名称
或者得名于它的形状或是
来源于它的食材，像豌豆
黄、糖耳朵、豆腐脑等等。
不过也有例外，就比如这驴
打滚儿，如果以为它是用驴
肉做的那可就闹笑话了。

驴打滚儿起源于热河
一带，原本是关外人的干
粮，大名称作豆面糕。仅仅
由于这种小吃外面裹着一
层豆面粉，让人联想起在地
上撒欢打滚儿后沾了一身
黄土的小毛驴，所以不知是
谁 送 了 个 昵 称“ 驴 打 滚

儿”。这个诙谐幽默的“雅
号”朗朗上口，日久天长人
们竟然淡忘了它的大名。

驴打滚儿吃起来香、
甜、黏、软，就连掉光了牙的
老人也能照吃不误。做成
一块一块的驴打滚儿方便
携带，吃下去特别顶时候，
非常适合在狩猎和征战的
路上食用。后来清朝进了
关，也就把它带进了北京
城。时过境迁，古老的干粮
渐渐衍化成了特色小吃。
而那些支起木架子摆上方
木盘子，掀起盖布，给大人
孩子们切驴打滚儿的小贩
也成了旧日京城里街头巷
尾大槐树底下的风景。

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的
林海音女士从五岁跟随父
母来到北京，在这里读书、
生活、成家、工作，直到三十
岁怀着对古都永久的眷恋
返回台湾。然而，她永远也

忘不了古城里的冬阳、童
年、骆驼队，更忘不了香喷
喷的驴打滚儿。以至于把
这朴素的小吃连同小英子
的明眸、宋妈的顽强一起写
成精致的短篇《驴打滚儿》，
并且收入《城南旧事》里，那
清丽的文字、温婉的风韵深
深影响了海峡两岸几代人。

按照《城南旧事》里的
记述，驴打滚儿是“把黄米
面蒸熟了，包上黑糖，再在
绿豆粉里滚一滚”。也许是
因为黄米面产量低，已经很
少见了。现在通常是用江
米浸泡后蒸透放凉，捣烂后
擀成薄片裹上红豆沙，然后
在黄豆面里滚一滚，切成小
块儿。看上去金黄的豆面里
一圈乳白一圈棕红，咬
上一口，绵软黏香
里倒也洋溢着
一股炒黄豆特
有的香气。

■ 吃了吗您呐

张典婉·林海音·驴打滚儿
说来有趣，结识台湾作家张典婉老师是在新浪微博

上。当时很纳闷儿，从小在苗栗头份客家村长大的典婉
老师怎么能对北京小吃如数家珍？而且点名说：“驴打
滚儿很不错呀！有机会您带我去尝尝？”

■ 格格不入

夏夜听雨
夏天最适合看雨。春天是看不见雨的，雨像是粉末笼罩着一

切事物，你只能感受到一切慢慢变得滋润、油亮；秋天的雨，忧伤绵
长，植物寥落，雨滴倒不像是水滴，更多是一种情绪；冬天么，能下
一场像样的雨都不容易。就是夏天，几乎天天一场透彻淋漓的雨，
一切在雨中是茁壮的，不让人担心的，你就是看，尽情看。

□桑格格（作家）

那雨当然是从云上来
的，这都知道，但是雨滴从
云 朵 汇 集 落 下 是 肉 眼 看
不 见 的 ，等 能 看 见 的 时
候，雨滴已经像是凭空而
来。多奇妙啊，这才是真
正的凭空。

雨滴落在不同的树叶
上，滴落的结果也是大不
同：落在大团叶片的树上，
每一滴水要走的路程多，如
果水分比较小的雨滴，是走
不完每一片向下的叶片，就
分散了，消失了。所以，一
棵煌煌巨树下面也可以躲
雨的，只有最顽强的雨滴才

能轻轻落在脚下，不构
成困扰；叶片小的

树，雨滴从树顶
端 落 下 ，倏 一
下 就 到 下 一

片，倏一下到再下一片……
一滴雨滴的滑落能引发一
个线性的晃动的路线，很多
滴雨滴就把整棵树摇晃起
来，那小树在雨里跳舞似
的，欢快地摇动能摇动的所
有枝条，和雨滴玩耍。看着
看着，人就能笑出来，很像
是童年的一种游戏！

雨滴落在不同的树种
上，滴落的声响也是不同
的 ：落 在 白 杨 树 上 ，雨 滴
大、叶片也肥大，两者一相
遇，立即就啪啪啪地拍起
来，气氛热烈宾主甚欢；要
是落在竹林上，竹片细小若
梭，像是一个好脾气的小姑
娘，再生气的人遇上了，也
是和风细雨的劝慰一番，那
生气的人也变成低眉的菩
萨 ，大 家 一 起 小 声 起 来
——沙沙沙，沙沙沙。所
以，中国人说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竹子真的是
好温婉的植物，连夏雨都
化解成了春雨。

雨滴落在棚子上，噼
噼啪啪，听久了不像是雨，
倒像是在那棚子燃了一团
篝火，火焰烧得热烈；雨滴
落在人的后脖子上，起初猛
凉一下，然后顺着一直凉到
后背，淘气、固执、又有点不
管不顾。你有点生气，可是
有什么好生气呢？和夏天
的雨滴怄气么。

雨滴落在水塘里，一个
涟漪荡开，并没有完全圆圈
完全展开，立即又被另一个
涟漪干扰，交汇……很多单
独的圆圈，很多交汇的圆
圈，一个圆圈一个圆圈一个
圆圈，慢慢就迷幻了，你就
慢慢困乏起来，打起哈欠，
去做仲夏夜之梦吧。

■ 我的大学

一年后才可以转专业

□黄晓丹（大学教师）

我非常喜欢这些学生，
原因是读研的时候，我曾在
一个大专代课挣零花钱。
在那里，不管讲什么学生都
没有反应。不但没有反应，
而且一个逃课的都没有。
不管我怎么赌咒发誓不点
名，他们还是坚持要到课上
来睡觉。与那些学生相比，
这些学生是多么可爱。

开学的第一周内，就不
断有学生问我，如何转专
业、如何读第二学位、如何
考研。我花了一堂课回答
这些问题，并顺便做了个小
小的调查。有一半学生要
转专业、90%的学生说要考
研、还有很多想要出国。考
研和出国比较遥远，但转专
业很近，只要在大一结束
后，成绩在全年级排到前
10%就可以。学生们唏嘘不
已，觉得竞争一定很激烈。

一年不知不觉地过去
了，直到法学院一个老师在

QQ 群里抱怨中文系有个
绩点只有 3.2 的学生转到法
学院去了，我才想起这件
事。我打电话给班长，班长
说：“老师这事半个月前就
通知了，我们班没有一个同
学要转”。我又问了其他几
个班的班主任，也都没有听
说有学生要转专业的。问
来问去，原来那个 3.2 的是
唯一报名要转的，所以他也
就转成了。

是什么原因呢？真的
爱上了中文？害怕排不上
10%？还是听说其他专业也
不好玩？

要说真的爱上了中文，
估计也是极少数。更多的
学生渐渐发现，避免去想自
己喜欢什么专业，倒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反正大学课
程不难应付，读一个不太喜
欢的专业，逃逃课、打打马
虎眼、随便考一个中不溜的
分数也就不觉得愧疚。

有时候我很难决定，对
这些学生，应该鼓励他们接

受现实还是寻求理想。他
们在微博上、在闲谈中，常
常会以非常老气横秋的口
气说：“这是中国教育的问
题”，或者写出“以前的社
会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
现在的社会只有接受一种
教育的权力”这样格言式的
句子。

在朋友或亲戚面前，他
们会说：“我们的老师可水
了”。但如果你说：“你转
专业吧”。他就会说：“只
有 10%”。如果你说：“你
考研吧”。他就会说：“考
研可黑了”。

如 果 你 说 ：“ 你 出 国
吧”。他就会说：“现在回国
了也都是海带”。

在我们学院 2011 年入
学的几百名新生中，一年之
后，只有一名学生退学申请
去美国读书，一名申请转入
其他专业。虽然他的绩点
只有 3.2，但作出了几百分
之一的独特选择，你能说他
不值得尊重吗？

有时候我会怀疑，大二的学生和大一的学生不是同一个物种。
青椒到了学校，需要做新生的班主任。老师是新的，学生也是新的，
对大学都有很多幻想，对上眼了，于是“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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